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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的迷执与觉悟 

    一 

    佛教哲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人如何认识世界，而是人如何通过自我的内心体验去把握生

命存在的至高境界，并通过对这种生命境界的默认与把握，使人的身心达到一种圆满无碍、

自在丰盈的状态，使人从心之迷执和生之痛苦中解脱出来，生命得到完全充分的肯认。由

此，佛教的方法不是认知，而是体验；不是外散，而是内敛；不是超越，而是返归，从对

“心相”的迷执返归到对“心体”的觉悟，这种返归的过程是通过个体的内心体验而完成

的，通过个体内心体验过程中的觉悟而实现的。 

    二 

    我们观察或思考世界的角度不外有：1.从主体的角度观察、思考世界，强调“我”、

“自我意识”，2.从客体的角度观察思考世界，强调“物”，3.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观察思

考世界，强调物我的对待关系。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世界，都离不开最初最根

本的观察思考者，我们姑且把这种最初最基本的观察思考者称之为元主体，或称生命本体，

即未被对象化的主体。它区别于认识中的认识主体：认识主体是已被界定、认识和分析的，

因而是分化的，表现为主客体间的差别，而生命本体则是未经分化、圆满自在、无差别的。

但是，生命本体和认识主体尽管在具体的表现层次上存在着如此区别，本质上它们又是一体

的：人都是既作为生命本体同时又作为认识主体而存在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主体或生命本

体，就没有我们所认识到的外部世界，没有主体，谁来认识、思考呢？人作为本体具备了这

样的认识能力（能见、能觉），因而才有了认识的内容和结果（所见、所觉）。但是，认识

的内容和结果不能等同于认识能力，认识可以随认识对象、认识过程和认识中所采用的思维

方式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内容，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有一点，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认识

的思维方式以及认识的内容和结果无论怎样改变，怎样不同，人所具备的认识能力却始终不

变，始终相同。也就是说，能见之所见，能觉与所觉是有区别的。这种能见、能觉就是人内

在那个寂然不动的心之自性（“心”是非实体的，但又是实在的，可又是无法用语言来指称

和表达的，只有靠个体的内在感受和体验来把握）。 

    这个寂然不动、本无差别的“心”所具有的功能，使之能够认识和反映外部世界种种差

别的物象，形成种种差别的主观观念和主观意识。比如：看到太阳，有了光明的感觉，进而

又有光明与黑暗的区别。但这一点是我们始终不能迷混的，即太阳不是你的心，对光明的感

觉（包括看太阳的眼睛）不是你的心，对光明与黑暗的区别也不是你的心。这些都只是由于

你的心的功能把物象精神化的结果，只是“心相”（由心体因对象化而流生出来的现象），

而不是“心体”。心相是千变万化的，而心体则始终如一，心相是复杂繁多的，而心体则清

净纯一，心相是虚妄的（但不是虚假），而心体则是本体真实的，不过要害的是，人们往往

迷执于由心体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缤纷多彩的现象，而把本真、本然的心之本体丢失遗忘。这



种情形正如佛典所经常比喻的，手指指着月亮给你看你却把指头当成月亮。 

    人的这种迷悟——把虚妄当真实，把现象当本体，是人之心的迷执和生之痛苦的根源之

一。人要从迷执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就是从心相回归到心体，从染心回归到净心，从妄心回

归到真心。一句话，就是要回归到对心之本然、本体的把握，这样，你的生命才是完整、统

一、凝固的，而不是分散、凌乱、流漏。 

    三 

    使人产生心之迷执和生之痛苦的另一根源是人的欲望。人的心灵是欲望的发源地，是欲

望产生和涌现的源泉，欲望就是人这个主体心灵中产生的“我想”、“我要”。人的存在是

必然要产生欲望的，合理的欲望是人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但应该注意的是，不要把欲

望，尤其不要把那些不切实际的虚幻的欲望误认为就是你的心灵本身。心灵产生了欲望，但

欲望不是心灵，心灵也不是欲望，欲海汹涌澎湃，心灵自性却寂然不动。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我想”、“我要”当成“我是”，把自己的影

子当成自身。比如，固执地追求某种幸福而导致痛苦；固执地追求某种价值、意义，却带来

失落和迷惑，因为人往往把他所追求的那种幸福、价值或意义完全当成了他自己，当成他自

己的本心自性，芸芸众生，这类现象比比皆是。追根究底，生命与生存本身就是价值与意

义，生命之外并无价值和意义可以追求，但是人类往往是不可救药地舍本求末，用各种理由

和借口辉煌地堆积起自己，最终却把如此单纯质朴、当下即是的本心自性忘记，并把它看成

是玄之又玄、不可捉摸的东西。这就会造成人之心的迷执与虚妄和生的痛苦，解救的办法也

就是从这种迷执中解脱出来，觉悟并返回到本心自性中来。 

    四 

    佛教哲学从心识和心性两方面揭示了人之心的本然和觉悟本然的途径，那就是，要把心

之本然区别于实然和应然，心之本然是圆满没有任何差别的，而心之实然和应然则是流漏产

生了差别。但是，它们又是一体、流动的，心只有一心，而没有二心。心之本体必然流动表

现为心之现象，佛教并没有完全否认“心相”存在的合理性，它只是提醒人们：不要把心相

当心体，从而产生颠倒，衍生虚妄。人的本心自性犹如水之泉源，从泉源流出的水流可能受

到外界的种种污染，但泉源本身永远是清净明澈的，人的生命与心灵也是如此。 

    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是一种“声”、“色”并俱的社会，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其自身

存在的心灵迷执的可能越来越大，烦恼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因此，佛教哲学对于功利心越

来越强烈的当今人类心灵的自我解救也许是一副灵丹妙药，这当然也意味着对传统佛教要进

行必要的和切实的现代改造和现代诠释。 

    现代人对佛教的信仰或欣赏，并不意味着要削发为尼，皈依佛门，过起隐遁避世的苦修

生活，入世或出世是人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态度，与是否信仰佛教似乎不是直接地关联。你

依然可以彳亍在灯红酒绿、琳琅满目的嚣闹街市；你依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现代化社会提

供给你的各种生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但关键的一点是：你千万不要迷失了自身的生命

存在，不要迷失了自己的本心自性。这似乎才是佛教留给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真精神。 

    如果我们能够切实感悟到：我们的生命才是我们一切努力和创造的最高目的，我们的生

命存在就不会迷失，人类的幸福与快乐才能与社会的文明发展同步增长。 

    人：心的阻碍与自由 

    一 

    作为现实的、感性的每一代人、每一个人，他们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存在的方式、存在

的时空，都毫无例外是有限、短暂、缺憾的。 

    在宇宙世界中存在的每一个体事物，都是有限、短暂、缺陷的；但只有人的存在能感受

到和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短暂与缺憾，因为人有心智。 

    因为人有心智，所以人能成为宇宙世界中伟大的存在，物的主宰（至少至今尚是如



此）；也因为人有心智，它给人的存在带来种种阻障：迷妄、困惑、烦恼和痛苦。人，就是

徜徉、徘徊、摇摆于痛苦的阻障和伟大的超越之间，人类世代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在阻障和超

越之间保持着某种复杂的张力。 

    二 

    无论是人超越的喜悦还是阻障的痛苦，又都是直接地与人的心灵对其存在的有限，短暂

和缺憾的感觉和把握相关联。 

    人所存在于其中的宇宙世界是无限、永恒、全息、圆满的，而人，从空间上，只不过是

无限宇宙世界中的一颗沙尘，在时间上，是永恒宇宙世界中极其短暂的一瞬，人一生下来就

开始面对死亡，于是人在心灵中企盼永恒、追求无限。但永恒和无限归根到底只能企盼而无

法求得，于是人感到自身生命的短憾与局限，人为此感到痛苦。 

    人类世代的发展似乎都想要填补缺憾、超越局限，消弥痛苦，其结果越来越发现自己的

渺小和局限，人想要超越局限，却越来越发现自己坠落于局限之中，这是人类存在无法消弥

的痛苦悖论之一。 

    赋藏于人身心中的欲望和需求是无限、没有穷尽的，人企盼着自己的欲望与需求能得到

满足，但因人自身的局限，人生存的时空局限，人能满足欲望和需求的程度和可能性也是有

限的，这就构成欲望、需求与其满足在生命体中的矛盾冲突。人的欲望需要满足，但人永远

无法完全满足其欲望，欲望和欲望满足之间的悬殊导致人的缺憾、压抑，乃至生命与生存的

痛苦。 

    人的生存需要产生了人的欲望，但欲望的产生和存在却又构成人之生存的阻障与痛苦，

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无可消弥的另一种痛苦悖论。 

    这些悖论构成为人之心灵的阻障，也是人之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内驱力，人类的文化发展

就是人类执着地寻求超越和解脱的可能、方式和途径。 

    三 

    佛教，就是提供给人类的一种消除现世苦痛、烦恼、缺憾的精神解脱方式。与世界上其

它的宗教相比，佛教似乎更具现实性，佛教给人的指示是要学会在现世中追求一种心灵的解

脱与自由，而不是超越。人总是现实中的人，人的存在是实际可感的存在，所以，人实际上

是没有超越的指望的，超越之于痛苦犹如雪上加霜。 

    在人身上，可塑性最大最强的是人的心灵，无论是超越的学说还是解脱的想法，都把它

们全部的可能性押注在人的心灵上。人的心灵犹如一面精致镜子，它能摄入和映现宇宙万物

的种种表象，对于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还在于，心灵能够主动和能动地体现与把握人及其存

在的宇宙世界。 

    ——心灵的可塑性是无限的，心灵可以成为人的地狱或泥潭，也可以成为人的天堂或净

土。 

    当人们沉溺于现实世界的声色享乐，满足欲望而不能自拔，或当人们受到生、老、病、

死等种局限和不圆满的痛苦纠缠而难以自觉，那么，人在自己的心灵中为自己构造了一个虚

妄的世界，一个两极、分别、迷乱的世界。当人们无法消除心灵中的种种阻障，当人无法从

这样虚幻的世界中解脱出来，人的一切超越的努力、一切解释和一切劳作都将是徒劳无功，

这只能使人越陷越深、永劫难返。 

    心灵感受的人世生活的种种痛苦、烦恼与缺憾，既然是由人的心灵自身设置的二极分化

的世界造成的，人类虚构起来的两极冲突的世界构成了人通往和谐、宁静、圆满生活的阻

障，人要获得宁静和谐的生活，就得摒除这些由心灵虚构起来的阻障，而能够摒弃这些阻障

的也只有依靠心灵本身。心是痛苦的缘起，也是消弥痛苦的“根据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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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宇宙世界从本体上说是全息统一的，人是无限宇宙世界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

与无限宇宙世界本无疏离、隔阂（人与宇宙世界的疏离隔阂事实上是人自己主观造成的）；

因此人可以通过内心的沉思、省察、自启和觉悟，通过他自身的修持、修练，剥离去生命中

重重虚妄的阻障，回溯到生命本初的纯真状态。这是一个无差别、无分离的境界；身心的区

别消失了，人与宇宙的隔阂打破了；人的身心融为一体，人与世界融为一体，有限与无限融

为一体。我即宇宙，宇宙即我；我即无限，无限即我；我就是佛，佛就是我。我是完全自由

的，无阻无障，通透光明；我无忧无虑无烦恼，无善无恶无忌恨；我是完全自在的，我的内

心无限喜悦、和谐，一切都是圆满的，我获得了宇宙间无以伦比的大智慧，我的内心无比充

盈，我知道自己的高贵与尊严，我无需外求，无需内求，也无须用言辞来表白或证明自己。

我就是我自己，一个无限的和谐的圆满圆通的世界。 

    这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一种纯个体性的内心体验，获得这种体验的途径如此简单明捷又

极其深奥难行，有缘者只在于瞬间的觉悟，无缘者终其一生而不得要领。 

    佛教的智慧也许能给现代人过多烦忧和经常失衡的心灵注入一股清风，在人类不断追求

利润刺激和欲望满足的荆棘途中，不妨回头关注一下人之存在的本体、本然，不致于迷途或

迷途后能够知返。就人类的个体发展而言，或许需要一种身心、我物能够合一融通的境界，

这是寻求人生幸福和感受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心理基础。没有一颗能够体验生之欢乐的心灵，

人生就不会有欢乐可言。生命的圆满丰盈，其实是心灵的圆满丰盈，两者是一体的。 

     原载《现代哲学》1997年2期作者系福州大学人文社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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